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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谈汉字整理工作中可以

参考的某些历史经验

裘锡圭

在汉字发展演变的过程里
，
有很多值得我们在今后的汉字整理工作中认真加以参考的历

史经验
。

对这一问题作全面论述
，
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胜任的

，
下面只准备简单谈谈字数和字

形变化这两方面的历史经验
。

先谈字数
。

一般都认为汉字是不断增多的
，
而且增加的数量相当可观

。

就大型字典收字

的情况来看
，
确实是这样

。

例如
�
公元 �

‘

世纪编纂的 《 说文解字 》 收字����个
，
加上重文共

�����个
。
本世纪��年代开始编篆

，
去年已出版了第一卷的 《 汉语大字典 》 ， ’

全书收字��。 。 。

左右
，
是 《 说文 》 字数的五倍多

。

但是大型字典里收了很多实际上已经死亡的字
，
如果以各

个时代一般使用的汉字为考察对象
，
就会发现汉字的数量其实是相当稳定的

。

我们所说的一般使用的汉字
，
就是除去很生僻的字和比较专门的专业用字以后的实际使

用的汉字
，
跟有些人所说的

“ 通用汉字 ” 大致相当
。
在具体划定一般使用的汉字的范围的时

候
，
人们很难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

。

所以即使是统计现在一般使用的汉字的数量
，
也很难得

出一个公认的精确数字
。

统计历史上一般使用的汉字的数量
，
困难当然就更大了

。

不过在这

方面作一些比较笼统的估计
，
还是有可能的

。

由于掌握的资料太少
，
我们只能考察一下汉字发展史的上古和现代这两头的情况

。
先看

现代汉字的情况
。
����年 �月 由文化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的 《 印刷通用汉字字

形表 》 收字����个
。
����年国家标准局发布的 《 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

·

基本 集 》 收

字����个 �其中比较常用的一级字����个 �
。

据郑林曦先生统计
，
现代书报刊 物 的 用 字

数为����个 �郑林曦 《 精简汉字字数的理论和实践 》 ，
����年 �

。

据另一种统计
，
掌 握 了

����个汉字
，
就能阅读一般书刊内容的��

。
��左右� 掌握了����个汉字

，
就能阅读一般书

刊内容的��
� ” �左右 �陈明远 《 数理统计在汉语研究中的应用 》 ， 《 中国语文 》 ����年 �期

���页 �
。
又据香港的一个统计

，
�份中文报在 ��天内所用字数为����个 �陈重瑜 《 试评汉

字简化的一些论说 》 ， 《 文字改革 》 ����年 �期��页 �
。

此外
，
从汉字构词能力的角度来看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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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味
，
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研究所统计

，
����个汉字就

“
沟成了 《 现代汉语词典 》 中的 几 乎

所有的词
” �据土引陈明远文���页 �

。

从 上而举出的一些数据来看
，
大致可以说

，
现 在 一

般使用的汉字的数卫是五六千左右 �一般知识分子个 人掌握的字数只不过两三千左右 �
。

接着来看一下上古汉字的情况
。

在已发现的内容 比较丰富的古文字资料里
，
商 代 后 期

�约公元前���前�世纪 �的殷墟甲骨文字是时代最早的一批资料
。

出土的殷墟有字甲骨 已

达��万片左右 �胡厚宣 《 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 》 ， 《 史学月刊 》 ����年 �期 �
，

总字数当以百万计
，
大体上应该能够反映商代后期一般使用文字的情况

。
����年出版的 《 甲骨

文编 》 根据当时已出版 的��种甲骨著录书的资料
，
整理出单字����个

。

此书 《 编辑序言 ��

认为
“
其中有些字还可以归并 �目前甲骨刻辞中所见到的全部单字的总数

，
约在四千五百字左

右
” �引者按

� 《 甲骨文编 》 中也有应分而误合之字
，

但数量不多 �
。

于省吾先生在����年

发表的 《 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 》 一文中也说 � “
截至现在为止

，
甲骨文不重复的字约

共四千五百多个
。 ” ���文物 》 ����年 �期��页 �在此后新发表的甲骨文资料里

，
出 现 了

一些 《 甲骨文编 》 所未收的新字
，
但数量不是很多

。
如果把商代后期一般使用的汉字数量估

计为 ����左右
，
大概离事实不会很远

。

周代遗留下来的主要文献是十三经
。

据《十三经集字��统

计
，
十三经共用单字����个 �据钱玄 《 秦汉帛书简腆中的通假字 》 转引

，
见 《 南京师 院 学

报 �社科版 � 》 ����年 �期��页 �
。

十三经由于后世的传抄刊刻
，
用字情况已 不 完 全是原

貌
，

但是在单字总数方面大体上总还是能够反映周代的情况的
。

十三经的时代延 伸 得 比 较

长
，
几乎包括了整个两周时代

，
而且其中还有一些秦汉时代的东西

。

如果有可能以周代某一

段一二百年的时间为范围来进行统计
，

当时一般使用的字数大概要比十三经使用的字数低一

些
。

从上述情况来看
，
从商代到现代

，
一般使用的汉字的数量似乎并没有显著的变化

，
很可

能一直在五六千左右
。

在这三千多年里
，
新字在不断产生

，
但是旧字也在不断退 出 历 史 舞

台
。

二者相抵
，

字数的变化就不大了
。

一般说来
，
时代越晚

，
新词增加得越快

。

但是由于复

合词在汉语里越来越占优势
，
音译外来词又大多数用假借字记录

，
所以需要为它们造新字的

新词却并不是越来越多
。

这是一般使用的汉字的数量有可能比较稳定的重要原因
。

汉字使用意符
、

音符和记号三种字符 �字符专指文字所使用的符号
�

记号指跟文字所代

表的词在语音和意义上都没有联系的宇符
，
参看拙文 《 汉字的性质 》 ，

见 《 中国语文 》 ����

年 �期��页 》 ，
跟拼音文字相比

，
的确有结构复杂

、

不易记忆的特点
。

这种性质的文字体系
，

单字如果太多
，
使用的人就会无法掌握

。

所以汉字里常常用假借等方法
，
让一个字在不同场

合代表不同的语素
，
也就是用一个字代表两个以上不同的语素 �对双音节或多音 节 语 素 来

说
，
则是语素的一个音节 �

。

但是如果单字太少
，
让一个字承担过多的任务

，
或是让一个字

代表两个意义容易混淆的语素
，
又会影响记录语言的明确性

，
使用起来也会发生困难

。

在汉

字发展的过程里
，
几乎始终同时存在文字分化和文字合并这两种相反相成的现象

。

前者如由
“
师 ” 分化出

“ 狮 ” � “
狮子

” 在 古 代 本 作
“
师子万 �

，
由 “ 陈

”
分化出

“
阵” �军阵之

“
阵

”
古本作 “ 陈 ” �等等

。

从汉字历史上看
，

新字大部分是分化字
。

后者如顺笋之
“
笋 ”

并入迎逆之
“
逆 ” ，

开岩之
“ 贵，

并入端正之
“
端 ” ，

又如汉字简化中把
“
门 ”

并入
“
斗 ”

等等
。

进行合并是为了控制单字的数童
，
进行分化是为了加强记录语言的明确性

。

字太多 了

固然不行
，
字太少 了也同样不行

。

汉字里一般使用的字数从古到今变化不大
，
显然不是一个

偶然的现象
。



建国后
，

有少数语文工作者主张通过以同音借代为主的合并文字的办法
，

大量压缩通用

汉字的数量
，
有的人甚至想把通用汉字砍掉一半以上

。

从����多年的汉字发展史来看
，
这种

办法显然是行不通的
。

如果方块汉字还要长期使用下去的话
，
只允许汉字合并而绝对不允许

进行新的文字分化
，
恐怕也是做不到的

。

其次谈字形变化
。

这里所说的字形变化是广义的
，
既包括某一个字的写法的变化

，
也包

括某一个语素前后使用不 同的字
，
即原来用甲字表示后来改用乙字表示的那种现象

。

斗争的
“
斗 ” 这个字本来用

“
门 ” 字

，

由于汉字简化改用
“
斗

”
字

，
就是后一种现象的一个例子

。

一般都认为历史上汉字字形变化的主要趋势是简化
。

这应该说是正确的
。

但是在这个问

题上也存在一些不够全面的认识
。

有的人把字形简化跟减少笔画等同起来
。

这跟历史事实有出入
。

在汉字发展史上
，
由古文字演变为隶书

，
是最重要的一次字形简化

。

这次简化使带有图

绘性质的象形的字符变成用点
、

横
、

撇
、

捺等笔画组成的字符
，
大大方便了书写

。

由于这次

简化的主要 目的是改造那些需要描画的不便于书写的形体
，
所以并不斤斤计较笔画的多少

。

有些字经过隶书的改造
，
笔画甚至反而增多了

。

如
“ 日 ”

字的外框在古文字里是可以一笔画

成的圈圈
，

在隶书里却分解成 了三笔 �竖
、

折
、

横 �或四笔 �竖
、

横
、

竖
、

横 �
。

但是隶书

的
“ 日” 书写起来的确比古文字的

“
日” 方便

，
所以我们还得承认由古文字的

“ 日”
变为隶

书的 “ 日” 是简化
。

为了摆脱古文字的象形性质以便书写
，
隶书不得不破坏了一部分字的结构

。

经过隶书的

改造
，
独体表意字 �大致相当于一般所谓象形字 �的字形大都丧失了表意作用

，
它们成了所

谓
“
不象形的象形字

” ，
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成了记号字

。

一部分图绘意味比较浓厚的合体

表意字的构造也遭到 了破坏
。

例如象二人并立之形的丝 字
，
变成了字形毫无意义可言的记

号字
“
业

”
�现已并入

“
并

”
字 �

。

但是由常见的成字的偏旁所组成的合体表意字和形声字的

结构
，

绝大多数没有遭到破坏
。

尤其是形旁的表意作用和声旁的表音作用都很明确的那些形

声字
，
它们的结构几乎全都没有遭到破坏

。

仅仅为了减少一些笔画而破坏文字结构的情况
，

在古文字演变为隶书的过程里是并不多见的
。

所以从历史
�

�看
，
不但不能把字形简化跟减少

笔画等同起来
，
甚至能否把减少笔画看作字形简化的主要内容都还是个问题

。

还有人由于过分强调简化的重要性
，
而忽视了对汉字的发展起了正面作用的大量字形繁

化现象的存在
，
至少对这种现象的重要性估计不足

。

在汉字发展的过程里
，
一方面存在为了书写的方便而简化字形

，
甚至不惜因此破坏文字

结构的现象
，
另一方面也存在为了改进文字的功能

，
主要是字形的表意

、

表音功能
，

不惜使

字形繁化的现象
。

形声化是汉字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
，
而形声化就往往是跟字形的繁化联系在一起

的
。

前面举过的
“
狮 ” 字就是一个例子

。

假借字
“
师子

” 的
“
师 ” 加上

“
犬

”
旁

，
成为形声

字
“
狮

” 。

对于
“
狮

”
这个词来说

，
它的字形就繁化了

。

这类例子是极其常见的 �被加偏旁

的字不限于假借字 �
。

有些表意字后来被改成了字形较繁的形声字
。

例如象坎穴形的
“
曰

”

字
，
后来就改成了从 “ 土 ” “

欠 ” 声的
“
坎 ” 字

。

有时为了改善假借字或形声字 声 旁 的 功

能
，

也不借改用笔画较多的字
。

例如
�

表示古汉语里主要的第二人称代词的假借字
，
本来用

“
女 ” 字

，
后来改用表音更确切

，
并且其原来字义跟假借义不会发生棍淆的

“
汝 ” 字

。

形声

字
“
裤 ” 本来写作 “

挎 ” ，
后来声旁

“
夸

”
为表音更确切的

“
库 ” 所取代

。 “
裤 ” 字 《 康熙



字典 》 未收
，
大概出现得很晚

，
从传统文字学的观点看是一个

“ 俗字
” � “

库
”
字未简化时

比
“
夸

”
多四笔

。
但

“
夸 ” 、 “

裤
”
不同音

， “ 库 ” 、 “
裤

”
同音

，
所以大家宁 愿 多 写 儿

笔
，

接受了这个俗字
。

此外
，
还存在仅仅为了避免跟其他字的字形相混淆而繁化某个字的字形的 现 象

。

例 如

“ 上 ” 、 “ 下 ” 二字本来写作
“ ‘ 二 ” 、 “

叮
” ，
为了避免相互混淆

，
并避免与一二之

“
二 ”

相混
，
后来各加一竖而写作

“
上

” 、 “ 下 ” 。 “ 四 ”
字古作

‘

毛
” ，
改作 “ 四 ”

也是为
一

�避

免跟
“ 一 ” 、 “

二
” 、 “

三 ” 相混
。

这跟数字大写的用意相同 � “
四 ” 用作数字

，
可能是假

借用法
，
大写数字也大都是假借字 �

。

上面所举的那些字形繁化的现象
，
大多数起了改善字形的表意

、

表音功能的 作 用
。

当

然
，
改善字形的表意

、

表音功能
，
也并非一定要繁化字形

。

简化字形跟改善字形的表意
、

表

音功能也有相一致的情况
。

例如改
“
姗

”
为

“
奶

” ，
既是简化

，
又改善了声旁的表音功能

。

但是在许多情况下
，
简化字形对字形的表意

、

表音功能是起破坏作用的
。

汉字里的记号字大

部分是字形简化的产物
。

这是为了书写方便不得不付出的代价
。

从历史上看
，
对于汉字的发展

，
字形的简化是不可缺少的

，
改善文字功能的字形繁化也

同样是不可缺少的
。

只重视前者的作用而不重视后者的作用
，
是不妥当的

。

如果古人把字形

的表意
、

表音功能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
，
绝对排斥字形繁化

，
一味追求字形简化

，
汉字里的

记号字就会大大增多
。

记号字的字形跟字音
、

字义都没有联系
，
掌握起来要比掌握合乎规律

的形声字和表意字困难得多
。

在我们现在使用的汉字里
，
记号字已经占有不算小的比例了

。

如果这种字大大增多的话
，
汉字势必成为非常难掌握

，
甚至根本无法掌握的一种文字

。

最后还应该指出
，
简化字形的重要性在古代和现代是有所不同的

。

古人为了把象形的古

文字简化成隶书而破坏一部分字的结构
，
是不得已的

，
也是值得的

。

今天
，
在比隶书更便于

书写的楷书早已形成的情况下
，
仅仅为了减少一些笔画而去破坏某个字的结构

，
或打乱某一

组字的系统性 �如让有些从
“ 卢

”
声的字从

“
户 ” �

，
这样做究竟是不是必要

，
是 不 是 值

得
，
就大可怀疑了

。

有的人援引隶书改造古文字的例子
，
作为这类简化的历史依据

。

这是不

合适的
。

在不太远的将来
，
随着电脑和复印机等设备的普及

，
书写文字的负担肯定会大大减

轻
。

今后的汉字整理工作
，
究竟应该把重点放在简化上

，
还是放在文字结构的合理化上

，
这

恐怕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
。

自 下 而 上 的 倒 扭 字 序

直行排列的文字
，

有的字序不是自上而

下
，

而是自下而上
，

叫做
“
倒叠序列

” �

主要

的例子是苏门答拉过去的巴塔文
�

巴塔文从

最左一行的最低地位写起
，

把字母一个个向

上堆叠
，

达到顶点以后
，

再写第二行
，

字序

自下而上
�

行序自左而右
。

这种书写序列是怎样产生的呢� 原来早

·

华 明
·

期用狭长的竹片横放着书写
，

字 序 自左 而

右
�

行序自上而下
�

写好以后
，

用 绳 子 把

竹片连结起来
�

成为一册竹书
�

阅读时
，

两

手向左右把竹书翻开
，

所有的竹片都直立了

起来
，

字母一个个侧身横卧
，

成为自下而上

的字序
、

自左而右的行序了
�

久而久之他们

就习惯于
“
倒益序列

”
了

�


